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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早年最辉煌的事，

就是救过蒋介石的命。
1925年 10月，国民革

命军第二次东征军阀陈炯
明，总指挥兼第 1军军长为
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周恩
来为总政治部主任兼第 1
师党代表，22岁的陈赓为第
2师4团连长。

10月中旬，国民革命军

开始对惠州的攻城战。占领
惠州城后，蒋介石召见了陈
赓，除表扬他英勇善战外，还
把他的连队调到总指挥部，

担任蒋介石的贴身护卫。
攻克惠州后，东征军分

三路继续向东开进。第3师
师长谭曙卿是有名的“饭桶
师长”，这次竟然想抢个头
功，把师长前面的“饭桶”二
字去掉，结果，不明敌情又冒
然深入，在华阳与叛军林虎
的主力部队遭遇，陷入了重

围。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闻
听战况激烈，亲自来到华阳
督战。然而，他却没有想到
“饭桶师长”早就不行了，他
率领总指挥部一到阵地，随
即就与第 3师的残部一道，
被围困在一座小山之上，情

势十分危急。而3师的官兵
又是由原粤军改编而成，军
纪松散，战斗力弱，再一打就
溃不成军，四下逃散。结果，
眼前之境况弄得山上的蒋介

石又惊又气。突然，他大声喊
道：“陈赓！陈赓在哪里？”

“我在这儿，校长！”陈
赓从附近的战壕中跳了出
来，站在蒋介石面前。
“你马上到前面去，以我的

名义命令谭曙卿，不许退却！”
陈赓在横七竖八的尸体

中一蹦一跳，终于找到正在
一筹莫展的谭曙卿，传达了
蒋介石的命令。“好吧，我执
行。”谭曙卿提起军刀，硬是
从如潮的退兵中拦下了一

些士兵，又向山下冲去。可
没冲几步，就被一阵密集的
炮火又拦了回来。待陈赓回
去，还没等他报告，在山上
的蒋介石早就“明察秋毫”
了，转过身就对陈赓说：“陈
赓，革命军人不怕死，我命

令你代理 3师师长，立即重
新组织抵抗。”

陈赓二话没说，抽出驳
克枪，冲到山坡上的那些潮
水般涌来的溃兵当中。但是
一切都已无济于事。“校长，
已经不行了，还是你先随指

挥部撤退吧！”
“不撤！我不撤！”蒋介

石固执地说。眼看着林虎的
追兵越来越近，蒋介石却赖
着不走。陈赓心急如焚，也
不管这些了，一躬身，把蒋
介石往背上一背，撒腿就

跑。爬过泥坡，穿过草丛，来
到河边，陈赓立刻喊来一只
小船，把蒋介石扶进船舱，

然后自己划着小船，急急向
对岸驶去。终于，他们在黄

昏时分脱离了险境。
这次陈赓救了黄埔军校

校长兼东征军总指挥蒋介石
的命，震动了整个革命军。有
一次，陈赓有事要进蒋介石
办公室，照例喊了声：“报
告！”进屋后，蒋介石说：“你

还喊什么报告呢？连你我都
不放心，还信得过谁呀！”

谁知没过几天，一份黄
埔军校学生花名册和共产
党员的名单摆上蒋介石的
办公桌上时，他顿时就傻了
眼：陈赓竟然是共产党。这

下他吃惊不少，但是只批了
个 “此人不宜带兵” 几个
字，也没做其他处理。随后，
这份花名册被不要喊 “报
告”的陈赓看到，于是，他以
母亲病重为由请假回家。蒋
介石明知他发现了自己的

秘密，但因为他的“救命之
恩”，不仅准假，还送来船
票、路费，外加一张委任状：
“兹委任陈赓为中央军事政
治学校中校队长”。

1927年，蒋介石公开叛
变革命，陈赓立即公开宣布

退出国民党，毅然参加反对
蒋介石的南昌起义。蒋介石
闻知此事后，不止一次地对
人说：“陈赓是个人才，救过
我的命，我非常器重他，可
他政治上糊涂，跟着共产党
跑了。”言语间不胜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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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自称北京来的不速

之客坐在阁子间里唯一的
那把椅子上，姓蒋，大约六
十多岁，身体瘦如薄纸，声
音响铜一般。“二十多年前
我见过你的母亲，我还记得
她皮肤很白，有一头乌黑的
长发。我印象中她叫江长
红。我说的对吗？”

高纯站在这位蒋先生的
对面，他说：“对，我妈很漂
亮，她后来剪了短发。你是
我母亲的朋友？”
“不，我是你父亲的朋

友。”蒋先生的面容格外慈祥
起来，“你父亲病了，他病得很
重。疾病有时能让人回顾一
生。他对你和你的母亲，非常
歉疚，所以委托我来找你们。
我刚刚打听到，你的母亲已经
在前年去世了。但我很高兴我

终于找到你了。从今以后，你
将一辈子衣食无忧！”

蒋先生的宣告让高纯与
金葵对视一眼，那一刻他脸
上的表情，不知是轻蔑还是
惊愕。高纯之前不可能想
到，短短两天之内，他碰上

一个美丽的女孩，又遇上一
个神秘的老人，然后，命运
突变。第二天一早他和金葵
就背上行囊，在云朗宾馆与
蒋先生会合。高纯帮助蒋先
生把行李拎出宾馆大门，大
家一起上了李师傅的汽车。

从云朗去一百多公里之
外的铜源机场，对于开出租

的人，是一单来之不易的大
活儿，高纯肥水不流外人
田，就请来了李师傅。

李师傅的富康车在公路

上放开速度，金葵与坐在前座
上的蒋先生高谈阔论。金葵热
衷的话题仍然没有离开舞蹈。
半头白发的蒋先生对舞蹈居

然并不陌生，一路上竟然还为
金葵出谋划策：“你要想去跳
舞那很方便，北京也有不少歌
舞团嘛。你们要真的喜欢跳
舞的话，高纯的父亲应当可
以帮你们的。”金葵看了一眼
高纯，高纯只是沉默，金葵只

好对蒋先生表示：“我们不想
完全依靠高纯的爸爸，我们想
自己挣钱去考舞蹈学院。”

蒋先生说：“要想挣钱就
不一定去歌舞团了。北京有
很多休闲健身的会所都开了
形体舞蹈课。那些会所都是

富人的俱乐部，你们到那儿
教教舞蹈基本功什么的，收
入应该不会低吧。”金葵马上
喜上眉梢：“那些地方您有熟
人吗？”蒋先生摇头，但又说：
“高纯的父亲送过我一张会员
卡，那个俱乐部除了形体健身

还有游泳池，还有桑拿浴，好
多项目呢，不过我去了一次就
再没去过。”

蒋先生从身上的钱夹
里，翻出了那张会员卡，递给
身后的金葵看：“就这个，送

你吧，我对游泳健身没什么
爱好。送你吧，你不去当教练

去那地方玩玩也可以嘛。”
金葵接了那张会员卡，卡

上“观湖俱乐部”几个凸镂的
金字，确实凸显着富贵的尊荣。

汽车向着机场的方向，
开了很久很久。车上的闲谈
中断之后，蒋先生随即鼾声

大作。正午时分，李师傅把车
停在路边，下车到一家餐馆
去接开水，高纯和金葵也下
车打算买点吃的。蒋先生醒
了一瞬，倦意未尽，对高纯表
示不吃饭了，复又睡去。

高纯和金葵在小餐馆买

了几瓶矿泉水和一笼包子，
朝路边的车子慢步走回。李
师傅也拎着一只保温杯出
了餐馆，威风凛凛的车轮声
让路人无不小心避让。高纯
和金葵都感觉到脚下的公
路地震般的颤抖，卡车巨大

的身影遮云蔽日，卷起路边
浮面的飞沙走石，紧接着他
们听到一声巨响。当烟尘刚
刚散去的那刻，李师傅最先
反应过来，步履歪斜地跑过
去了。高纯和金葵则目瞪口
呆地站在原地，惊恐地看着

李师傅赖以生存的主要工
具，顷刻之间化为乌有。

那个瞬间他们只能有一
个共同的闪念———即将改
变他们人生命运的那个蒋
先生，显然已和富康的残骸
同归于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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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绕所率的黑山军骑兵

部队一行甚速，没有派什么
斥侯骑，奇袭的特征就是一
个“快”字，越早扑到濮阳城
下，成功的系数就越大，只要
濮阳城一拿下，那曹操也就
算完了，失去了后勤供应的
骑兵就只能先放马去，除了
逃跑还能做什么？

过曹操埋伏的木桥时白
绕灵机一动，又想到了一个
妙招，他吩咐自己的亲信卫
队：部队通过后，把这座桥
给我烧掉，咱们也好安心专
注地清理那曹操的老窝。

这个过河拆桥的命令得
到了执行。不幸的是，命令的
执行人是突然出现的曹操的
部队，几乎是在同时，曹操也
下了一道同样的命令：烧掉这
座桥，让咱们安静专注地接待
这些送上门的贼寇，等他们过
桥逾千骑就动手，曹洪等随我

歼击过河之敌，夏侯渊负责堵
住未过河的敌骑，这河水势湍
急，宽深都不能泅渡，只要毁
掉木桥，我们必胜无疑！

白绕作战向来是身先士
卒，这次也不例外，一马当
先地驰过了木桥，贴身卫队
则留在了对岸，他们要等六
千骑全部通过后再执行白
绕的烧桥命令。

骑兵部队行军就是格外
迅速，不一时木桥上已踏过将

近千骑。突然，流星般的火箭
如同急雨泻到桥头、桥身，桥

上的群马惊了，一起向前撞
来，马上的骑士们无法控制自
己的坐骑，纷纷落马，随即便
被后面的铁骑践踏而过。

后面的战马惧火不敢上
桥，木桥面上一时只剩下了
火苗，桥着火了。

白绕卫队是由千军万马
中优中选优挑选出来的忠贞
之士所组成，为了白绕每个
人都能舍得自己的性命。在
经历了最初的突然之后，很
快明白了正在发生着什么，
百余骑齐向桥上扑来。

战马遇火，站立不前，
卫队勇士们毫不迟疑地下
马步行拥上了桥面，谁想全
体救主心切，欲速反而不
达，多年的木桥本不甚坚
固，又被烈焰燃烤，哪里经
得住众人一起拥上？只听得
噼噼啪啪、吱吱呀呀一阵乱
响，竟然轰的一声断塌河

中，桥上的勇士当然随之一
齐落水。未能过河的黑山军
士兵一时目瞪口呆。

黑山军的大后方，家眷营
地。正是时机，夏侯�挥手示
意自己的士兵上马，随着一声
长长的唿哨，一千骑兵同时杀
向了家眷营地四周的驻军营
帐，夏侯�自己则率领其余的
千骑直接冲进了家眷营门。

回过头来，再说白绕的
中军大帐。曹仁自看到远方

的火亮，便驱军直冲白绕的
中军大帐。随着曹军的呐喊，

众多敌军竟似无王的乱蜂，
根本就无心与曹仁的骑兵作
战，而是慌乱地拥向两个方

向，大部分拥向家眷营方向，
一部分奔向自己的来路，曹
仁知道夏侯�得手了，曹操
那边既然起了越来越大的火
光，战局看来也没问题了。

还是执行曹操原来的将
令吧，去协助夏侯�押解黑
山军的家眷妻儿们去濮阳
的大路。曹操用这一手曾在
颍川尝到了甜头，曹操的部
下们也早就深谙了这一抽
脊梁的人质战术。

濮阳一役，黑山军土崩
瓦解，作鸟兽散，曹操威名
大震，尤其是释放全部战俘

及他们的妻儿老小这一义
举，赢得了四周州郡喝彩声
一片，就是那冀州牧袁绍也
不得不有所表示，就坡下驴
地向董卓的中央政府推荐

曹操为东郡太守。
多年前曹操就坚辞过这

个朝廷正式委任的东郡太
守，怎么混了十多年一级没
升，还要你袁绍向敌人推荐？
曹操不禁觉得好笑。现在东
郡这块地盘是我曹操自己打
下来的，你不封难道我还能

拱手让给他人？在东郡我现
在就是一方小皇帝，有小不
愁大，你们小心了，等着我曹
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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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五点五十分。叶

萧、孙子楚、厉书、屠男、司
机、钱莫争、童建国，还有最
早发现尸体的美国女孩，全
都聚集在五楼的天台上。尸
体依然躺在栏杆边———正
是他们的导游小方。

司机认出了小方的眼

睛，还有他的衣服也没有换
过。在小方的裤子口袋里，
是他的护照和各种证件。司
机还记得小方手上的疤，果
然与记忆中分毫不差。虽然
整个脸都不成人形了，大家
还是看出了他的样子，毫无

疑问他就是导游小方，不幸
惨死在了天台上。

他是第一个！人们围成一
圈看着小方，每个人都不敢开
口说话，沉默像天上的乌云
般，笼罩着这座城市和这些
人。终于，有人蹲下来呕吐了。
厉书再也支撑不住了，把昨天
的晚饭全吐了出来。而美国女
孩已经吐了两回，胃里再也吐

不出东西了。叶萧抬头看看天
空，长叹了一声：“最担心的事
还是发生了！”

“你是警官。”孙子楚
抓了抓他的衣服说，“这里
由你说了算！”

“不，我没有带任何工具，
现在没法判断小方的死因。而
且他的脸都烂成这样了，肯定
是很特殊的缘故。大家请各自

后退几步，离尸体远一点，以
免破坏案发现场。”

他又开始了现场指挥，
好像周围都是他手下的探
员。当大家都退到很远时，
叶萧回头叫住了那美国女
孩：“你叫什么名字？”
“伊……伊莲娜。”

“你中文说得很好，在
哪儿学的？”

“我在美国读高中时就
开始学了，后来在北京和上
海都学过中文。”

叶萧突然把脸沉下来：
“你是怎么发现导游尸体的？”

“我？”伊莲娜不敢看

他的脸，扭过头说，“我一夜
都没有睡着，到凌晨五点实
在忍不住了，就悄悄出门转
了转。就是在这栋楼里面，
从三楼走到五楼，再想到天
台上看看———于是，就发现
了这具尸体。”

伊莲娜紧张地回答，许

多汉字声调都错得离谱，与
她昨天的流利完全不同。叶
萧摇了摇头：“好吧，你回房
间休息一下吧。”然后他又对
厉书说：“你送她下去吧。”
厉书擦干净刚呕吐过的嘴

巴，便带着伊莲娜下楼去了。
“你怀疑这美国女孩？”

孙子楚轻声在叶萧耳边问。
“不知道。”叶萧的沉默

令人捉摸不透，“我只是不
明白，小方为什么会到天台
上来？从周围的痕迹来看，他

不可能是在其他地方遇害以
后，又被拖到天台上来的。”
“尸体在天台的栏杆边上，

会不会是想要跳楼自杀呢？”

“不排除他有自杀的可
能，但最终伤害他的肯定是
其他原因。”
“是恶魔干的！”我们的

司机忽然狂叫起来，接着飞
快地跑下了天台。

叶萧摇摇头说：“我们
也快点下去吧。”
“小方让他躺在这里吧，

我们不能破坏现场，否则会
破坏更多的线索。等我们逃
到清莱或清迈以后，再带泰
国警方回来处理尸体吧。”

钱莫争却皱着眉头说：
“这里有很多鸟，还有老鼠，这
些小动物都会破坏尸体的！”

“那我们只有祈求老天
保佑小方了。”说着，叶萧第
一个走下了天台，其余人也
只能跟着他下来。在他下楼
梯的时候，走到童建国身边
问：“昨晚，我似乎听到门外
有人在说话。”

“哦，真的吗？”五十多
岁的童建国一脸平静，“我整
晚上都在睡觉，除了那声巨
响之外，没有其他的动静。”

叶萧没有再说下去，只是

看着童建国回到五楼的房间。
他一个人站在冷冷的楼道里，
抬头看着天花板。仅仅隔着一
层水泥，正躺着一具可怜的尸
体。“也许，真是恶魔干的？”


